
老北关车站的小红楼
据史料记载，位于大明湖

北门西北角的济南老北关车站
始建于1904年，当时就是一座砖
木结构的西洋式二层小楼。这是
一个慢车停车站，一天就那么几
趟车经停，而且车况都不是太
好。我和老北关车站之间还有一
段扯不断的缘分。

1987年下半年，我处上了对
象。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两人
确定了关系。按照济南的风俗习
惯，我需要到女方家接受其家人
尤其是其父母的“审查”。对象的
家在济南东郊的郭店，当时有郊
外公交车途经，但每天班次很
少，而且乘客很多；对象回家，都
是到老北关车站乘坐火车。那
时，每天早晨7点20分有一列路
过的短途慢车，停留三分钟，到
郭店只需要花费4毛钱。由于是
短途慢车，车上乘客很少。到了

第二年的大年初二，济南传统的
女婿到丈人家探望的这个日子，
我一早来到了老北关车站。别看
是过年，又是走亲戚的好日子，
车站的人稀稀落落，根本不用排
队就可以购票。由于来得早，我
有空打量了一番这个过去
难以来到的小火车站。

售票处和候车室在一
座二层的洋式红楼里，这个
红楼面积不大，但无论是外
观还是内部结构都非常协
调，特别是门窗，极具异国
情调，看上去典雅别致，尽
管褪色不少，但维护保养得非常
好。就连候车室的连椅也是样式
独特，做工细致。

红楼前面有几个卖零食小
吃的商贩，他们或者拎着竹篮子
散步一样来回转悠，或者在地面
上铺上一块塑料布，将所卖的物

品整整齐齐地摆在上面，看到有
人来了，就不住地吆喝着叫卖。
红楼的斜对面是一家简易棚茶
水铺，长方形的茶桌上两排玻璃
茶杯错落有致地摆在那儿，那茶
水杯里的茶水满满的，都用一

块巴掌大的玻璃盖着，隐
隐地好像有茶水特有的清
香弥漫，五分钱一杯。有些
等车的人，可能是口渴了，
也可能是打发等车的这段
无聊的时间，坐在茶水铺
的马扎上悠闲地品尝着茶
水。整个车站疏密有致，让

人感觉舒适而安逸，和不远处
都市的喧闹杂乱形成鲜明的对
照。检票处在红楼西边，穿过一
条窄小昏暗的走廊，就到了楼
后面的车站月台。所谓月台，其
实就是一处不大的平坦的空
地，前面就是几条锃亮的道轨。

火车来了，零星的乘客在此鱼贯
上车。

可能是老北关车站良好的
氛围给我带来了幸运和福气，
第一次到对象家，就博得了一
家人的好感，没费多少周折，就
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审查”。结
婚后，即使去对象家的公交车
增加了许多，而且也很方便，但
我都不为所动，执意到老北关
车站坐火车，一直到那列短途
慢车停发。

现在，老北关车站周围的民
宅已经夷为平地，那座褪色的小
红楼也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面貌，
在周边林立的高楼大厦的映衬
下，显得格外落魄孤寂。每当路
过此地，我都会驻足观望一会
儿，对老建筑命运的惋惜和往事
的留念交织在一起，心情复杂难
言，久久不能平静……

□陶玉山

【民间忆旧】

宽厚所街的张家大院

解放阁的对面如今已矗立
起高楼大厦，2007年以前这里
还是四合院密集的民居，一条
只能容下单人穿过的狭窄胡同
叫大湾街。街的西口与宽厚所
街相连，我家是宽厚所街的老
户人家，坐北朝南有一棵唐槐
从墙内伸展出来的大宅院就是
我的家，街坊邻居都称我们是
大槐树底下张家。这座四合院
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院
落里我们家族繁衍生息了11

代，现已年过七旬的我是张家
大院的第10代后人。

老宅子很深，从大门进入共
有五个院落。大门不显眼也不气
派，尖顶的门楼略显低矮，是典
型的里大外小、越过越好的意
思。进大门，东侧有个小院，里面
有北屋、南屋各两间。二门较高，
门台是大青石的，两扇黑漆的木
质对开门又厚又重，门里上下有
两排门栓。第二个院只有3间南
屋，里面摆放着八仙桌和一对太
师椅，是接待来访者的客厅。

第三个院是开放式的，两侧
高高的石头墙。院里北屋是高出
东西厢房一大截、带出厦檐的三
大间过堂屋（正对主院的正堂
屋），门前是两层大青石的高台
阶，带镂空花格子的四扇木门可
以随意开启，每扇门的中央有一
块白色玻璃镶嵌着，四周贴了白
色透亮的纸，透着古色古香的典
雅和气派。西屋墙角有一口水
井，井口不大但水很深且夏天水
很凉，把西瓜放到铁皮水桶里，
浸泡在井水里过一会儿就成了
冰镇西瓜。东屋边有一棵年代久
远的老槐树，枝叶繁茂弯弯曲曲
伸延到西墙边，像是一位弯了腰
的老人见证了家族的世代相传。

第四个院是大宅院的主院，
这里是一家四代人的核心地。祖
父母住在正堂屋，高高的尖顶屋
脊，宽宽的木质雕花厦檐，大青
石的三层台阶足有十五六米，门
前矗立着四根带石座的圆木柱。
正堂屋有7间，中间3间摆放了条
几方桌和太师椅，东西各是带套
间的卧室和书房等。祖父母住最
安静的里间，大伯父一家陪护老
人住外间。我父母带着8个子女
住东厢房，南屋便是连接前后两
个院落的过堂屋。东屋窗前种有
洋槐树，西屋窗前是石榴树，院
里还有无花果，南屋石墙爬满爬
山虎郁郁葱葱，每到花开季节，
先是槐花飘香接着又是石榴花
开红似火，满院阵阵清香，象征
了大家族的兴旺。

从主院落进入第五个院子
是一个月亮形的石门，这里只

有三间西屋做存放粮食的仓
库。我们家是书香门第，祖父是
位私塾先生，父辈兄弟四人都
做教员。我们大家族的堂兄弟
姊妹共有32人之多，从事教育
的就有十多个，我的3个姐姐都
是小学教师，我们夫妇均为中
学教员，称得上是祖孙三代的
教师世家。2007年春，我们张家
大院在旧城改造时被拆除。

王府池子的张家大院

穿越芙蓉街中段向东再向
北拐的小街巷，可见一池碧水，

这便是素有“当年王侯家中池，
今日百姓门前塘”的王府池子。
此处的小街背巷、弯弯曲曲的旮
旯胡同是老济南人耳熟能详的
老街景。

站在王府池子南岸向北望，
对岸绿树成荫的院落便是我相
识50余年的好友迺恭先生的家，
这赫赫有名的张家大院祖上曾
是德王府的武官，他家老宅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是相当气派的
深庭大院，如今几十间瓦房大都
已翻修改建，但北屋仍显露出曾
经的富丽堂皇。宽敞的四合院里
有垂柳、石桌、石凳；院内南墙

是开放式的（现已改造成白色
花岗石的围墙），与清澈见底的
泉水相连。在岸墙上竖着一块
石碑，刻有“张家大院”四个醒
目的红字。

张家大院至今仍保留着青
砖墙、拱形瓦的老式民宅建筑
样式。三间大北屋在“元宝脊”
的衬托下，鱼鳞状排列着青瓦，
坐在靠近泉边的石凳上向南眺
望，王府池子宛如大院内的后
池潭。酷夏老友常邀三五知己
到自家院内，用泉水沏茶，围坐
在石桌旁，享受“一盏香茗聚知
己”的悠然、“二三好友论古今”
的逍遥。

后庭院里有一棵百年树龄
的石榴树，树干虽然不高，但枝
叶繁茂，覆盖了多半个院落，每
年5月石榴花开似火，初秋时节
硕果累累，老树像一位老人见证
了大院走过的朝朝代代，丰硕的
果实又记录下多子多孙多福的
家族兴旺。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
美景，加之宽敞典雅的四合院民
居，引来影视界人士的关注，常
常被作为外景拍摄地。迺恭老友
自豪地介绍，早年张家大院就接
待过张国立、李丁等“大腕”。

我亲临拍摄电影现场大约
是2007年寒冬的一天，好友邀我
去他家看拍电影的。迈进门让我
大吃一惊，院内多了许多“新
景”，中央竖起一个古旧的“牌
坊”上书“腾皎泉”三个大字，牌
坊上还有攀藤缠绕，牌坊前有一
方泉池，池内徐徐升起串串水
泡，漂浮的绿色水草轻轻摆动，
实际上都是道具。据说这是由北
京电影制片厂和山东电影制片
厂合拍的影片《一百元的尊严》，
公映时改为《小胡同大尊严》。讲
述的是这个大杂院里住了十几
户人家，主人公是诚实憨厚的下
岗工人贾师傅和卖煎饼果子为
生的妻子。那天要拍的戏是热心
的居委会主任把四邻八舍的老
邻居召集起来通知，由于棚户区
改造大院即将要拆迁……一年
之后电影在济南上映时，我好奇
地观看了此片，面对王府池子周
边熟悉的小街背巷，尤其张家大
院里的场景和街坊邻居的面孔，
一种身临其境般的亲切感油然
而生。

庆幸王府池子的张家大院
能够保存至今，老式房屋虽已
经过改建，但数百年的地基仍
原地未动，每当迺恭夫妇邀请
我们老友相聚在石桌石凳旁，
品上一杯用泉水浸泡的香茗
时，环顾四合院，怀旧思绪油然
而生，老友们滔滔不绝谈论起
悠悠往事，我也触景生情仿佛
回到了大槐树下的那座四合
院。

唐槐泉畔，两座张家大院【流光碎影】

□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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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泉城

（外二首）
□尹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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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靓得没法再靓
水清得没法再清
摇曳的水草摇着幸福
霞光中的画舫游在仙境

护城河玉带环绕
解放阁巍峨高耸
历下亭穿越古今
阅尽芙蕖秋月 杨柳春风

击水轻吟易安
婉约如鹊华烟雨
挑灯再唱稼轩
豪放如趵突腾空

一城山色是灵动的睫毛
掩映着明湖少女的美瞳
夕阳嫣然一笑
醉飞了佛山倒影

入夜百鸟归林
梦里乡愁浓浓
多情的泉眼儿吐着珍珠
听听老济南 遍地丁冬

兴国禅寺的钟声
从小生长在千佛山下
一草一木都是我的芳邻
清晨沿山路拾级而上
一朵云在兴国禅寺招手

喜鹊匆匆飞过松林
把一轮旭日衔上山顶
远眺齐烟九点
卧云如锦 垂柳如丝

空谷佛音袅袅
我信
信湛蓝湛蓝的天空
是云的舞台，鸟的天堂

风吹过山梁
去寻那朵云的碎片
兴国禅寺的钟声响了
天天撞醒我的红尘

唐槐
皱纹老了
时间并不会老
就像
这棵龟裂的唐槐
龟裂
不了盛唐的月光
只要
春风轻轻呼唤
就会兴奋地伸展新枝
把历久弥新的爱
开成一片五月的槐香

大明湖

（外一首）
□段维荣

仙女
把宝镜遗落
从此
只照人间美景
不现仙女妆容

夜
明湖拂尘
等
月亮梳妆

护城河之夜
银河落凡
把盏盏橘灯点燃
再抛一副水袖铺展
明湖沉醉舞翩翩
娥英河畔
泺泉池边
怎可辨
天上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济南还保留着城墙和城门，处处
显露出古城模样，老百姓喝甘甜的泉水，住四合院的平
房。在丁冬作响的泉韵里，我悠然自得地度过了童年和青
年时光。如今老矣，蓦然回首，总会想到两处让我梦牵魂
绕的四合院。

1962年作者大学毕业分回济南时，在自家老宅第三个院的
过堂屋前留影。

王府池畔的张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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